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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十十四四年年
■汪志

年过九旬的岳母，闲暇时常常回忆往事，提及最
多的，就是 84 年前，她和家人一起救助红军女伤员的
故事。

1936 年冬天，来自鄂豫皖及川南等地的中国工农
红军西路军（以下简称“红西路军”）两万余名将士，由
宁夏一路向河西走廊腹地开进。 次年 1 月，红四方面
军与马步芳部队（马匪军）在河西走廊展开了浴血奋
战。 彼时正值寒冬腊月，红西路军将士面对敌人的疯
狂围剿，在敌众我寡、伤亡惨重、饥寒交迫、粮弹无济
的生死关头，依然坚守阵地，灭敌一万余人，最终少
部分将士成功突出重围， 部分受伤将士被打散到附
近的偏僻乡野。

一个寒冷的傍晚，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岳母去自家
后院抱柴草，突然发现了草垛旁三名受伤的红军女战
士，她们穿着灰色军衣，戴着红五星的帽子，衣服单
薄，满身伤口，冻得浑身发抖。

岳母胆怯地后退了几步， 因为当时整日整夜的枪
炮声吓得乡亲们不敢出门，大家都知道来自东边的一
支军队正跟当地的马匪军打仗。 看着眼前几个女伤
员，岳母虽害怕，却也壮着胆子问：“你们哪来的，跟谁

打仗，怎么在我家院子？ ”
这时，一名女战士坐起来说：“小妹妹，不要害怕，

我们是南方来的中国工农红军， 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
的军队，这几天跟这儿的马匪军打仗，伤亡很大，我们
几个受伤后又冻又饿实在走不动了， 在这儿休息一会
儿，马上就走。 ”

马匪军在当地作恶多端，专门欺压老百姓，穷人
有苦难言，敢跟他们打仗，一定是好人。 想到这里，岳
母立即跑回屋叫来父母，要将几名女战士扶回屋里，
可岳母的父母有些犹豫。 因为战争结束后，马匪军
到处搜捕被打散的红军将士，不许老百姓收留，一
经发现，全家人都会遭难。

此时的女战士不愿连累老乡，执意不进屋，好在
岳母两边做工作，她们才答应去家里包扎伤口。 处理
了伤口，吃了一顿杂粮做的热饭，三名战士刚躺上热
炕，就睡着了。

虽然是夜里，但为了防止马匪军突然搜查，岳母
立即叫来了同村比自己大几岁的岳父 （当时他们定
了娃娃亲）， 让他爬到村边最高的白杨树上站岗放
哨。 夜晚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岳父一直趴在树干
上，直到女战士们醒来，并坚持趁夜色转移到其他
安全地带，才从树上下来。 临走时，岳母将自己的
几件棉衣服送给了她们御寒，并将家里的少部分干粮
装进她们的口袋。

“那三个红军女娃娃最后有没有被马匪军抓到？她
们有没有找到大部队？ 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活着？ ”几十

年来， 岳母经常自言自语。 我总安慰她：“一定会找到
的。 ”因为我从红西路军的后续历史中得知，当年被打
散的将士，一部分突围到了新疆，另一部分通过兰州
八路军办事处辗转到了延安。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像岳母这样勇救红军
战士的故事还有很多。 据张掖市临泽县史料记载，
当年红西路军在临泽县梨园口、汪家墩、三道柳沟等
地与马匪军血战一个多月， 留下了下营村红军标语
墙、李先念栓马桩、红军井……也留下了很多感人至
深的故事。

1987 年，为缅怀红西路军革命先烈，临泽县人民政
府修建了一座红西路军烈士陵园， 徐向前元帅在纪念

碑上亲笔题写了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永垂不
朽”。 从那年开始，每年清明节，岳母都要去烈士纪念
碑前鞠躬，在纪念馆的图片前久久驻足。

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苍劲挺拔，数
千名烈士长眠于此。这里，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红色革
命中那一段悲壮的历史， 记录着红军将士用热血铸
就的红西路军精神。 84 年过去了，我们永远不会忘
记，历史也将不断证明，有一种信仰和精神将永远熠
熠生辉。 （作者供职于中核集团甘肃雪晶生化公司）

■张金刚

那日，我暂住进北京群力胡同，清晨遛弯儿，拐过
护仓胡同，走到护国寺街东头 9 号，竟听说这里是梅
兰芳先生的故居。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青砖
院墙、朱红大门、清静幽居。 有意冒昧登门，却数次碍
于时间过早或过晚，只好折返。

春日清晨，繁花满枝，暖意融融。 又行至梅先生门
前，门竟然开着。缓缓怯怯迈槛而入，不料，被看门人唤
住：“梅先生不在，不过您倒是可以在院里走走看看。 ”

一入大门，迎面青砖灰瓦的影壁前，有一尊梅兰
芳先生的汉白玉塑像。 西装革履，发型精致，眼神清
澈温润，面容亲和优雅。 两侧植了修竹，竹叶青翠，
体态曼妙。 轻风中，竹叶沙沙作响，摇曳生姿，投影
墙上，虚实呼应，相映成趣。

前院有两株大树，院外可见树冠。因还未发芽，一
时不好辨识。 细瞅，东面一株为椿树，树皮龟裂透着
沧桑，高耸过墙直插蓝天。 西面一株则为楸树，繁枝
上悬挂有串串种荚， 风过摇曳， 如凤冠上的珠玉流
苏。 一椿一楸，寓意健康长寿、紫气东来，静静地与梅
先生一道，看尽、演尽人世春秋。

楸树下是一道橱窗长廊，展示着“梅兰芳访美艺
术图谱（部分）”。 这些纷繁精美、底蕴深厚的图谱，系
1930 年梅先生访美演出的发起者齐如山先生组织画

家设计制作。 画轴共
183 卷，1987 幅， 涵盖
京剧的服装、 脸谱、砌
末（布景道具）、乐器、
舞蹈造型及剧场等元
素， 堪称京剧百科画
卷， 皆是国画风格、中
英文对照，形象生动地
将国粹京剧特别是“梅
派”艺术展现在了美国

观众面前。
前院南面六间房是梅先生的生平展。 一段段视

频、一件件实物、一帧帧照片、一篇篇文字，详细记录
了他的艺术生涯。 缓步观看，整个人沉浸在梅先生对
京剧艺术的刻苦钻研、创新精进、不懈追求和弘扬传
承之中。看到他在抗战时期罢歌歇舞、蓄胡明志、卖画
谋生的故事，感觉那一刻，他就是《抗金兵》中的梁红
玉，就是《生死恨》中的韩玉娘，就是誓死抗日、铁骨铮
铮的“中国人”梅兰芳。

迈过中门，进到正院，悠扬婉转的《贵妃醉酒》原声
传来，优美的梅派唱腔如丝如缕，如纱如雾，萦绕小院。

正院迎面立一座木雕影壁，其后放置一高脚石雕
鱼缸，池水澄澈，水草碧绿，几条红金鱼游弋其中。 东
西厢房原为梅先生子女的居室和餐厅，檐下画有“梅
兰竹菊”四君子，现辟为展室，正进行一场“梅兰迎春
画展”。梅兰本就深受文人墨客推崇，今又在梅先生府
上展出，确实相得益彰。

正院北房，是梅先生的居室。 正中为客厅，里间
为起居室， 东西耳房是卧室和书房。 隔着门， 透过
窗，可见屋内的沙发、桌椅、板凳、橱柜、书桌、床铺、
茶几、灯笼、挂画、摆件……尽显雅士气息。 客厅西墙
斜竖着当代印度画圣难达婆薮为梅先生绘制的巨幅
油画《洛神》，生动传神，格外醒目。

正院靠北有两株柿树，小叶刚刚萌芽，枝头还
挂着旧年风干的柿子。 靠南有两株海棠， 花开馥
郁，美丽明艳。 走廊墙外两株丁香清新脱俗，馨香
弥漫。 六株树分布南北西东，将小院装扮得生机勃
勃，似乎看得见梅先生每日在树下吊嗓 ，练功 ，授
课的身影……

轻声缓步拜访大师故居，不禁小声哼唱起那曲经
典的 《梨花颂》：“梨花开， 春带雨。 梨花落， 春入泥
……”不舍地移步门外，转身，回望，忽地想起：大师已
去，惟余追思。于是，整整衣衫，掸掸灰尘，恭恭敬敬鞠
了一躬…… （作者供职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文联）

大大地地写写诗诗

■仇士鹏

春耕，是缄默寡言的农家人对土地的一次
盛大抒情。

水田上，白鹭三三两两立着，迈着细长的
腿，在田野里谛听春天的脉动。 燕子剪开了柳
叶，衔着从南国带回的春讯盘旋在天地间。 村
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似乎还未从严
冬的僵硬中缓过来，半梦半醒睁着眼睛。 风中，
春寒犹在，晨光拂过父亲的呼吸，在水田里划
开道道涟漪。

“走，下田去！ ”父亲抖了抖牛绳，招呼着老
伙计。

蓑衣是父亲的礼服，斗笠上有每一次春天
留下的吻痕。 牵着牛，扛着犁铧，他像一个举起
笔的诗人，把灵感提在笔尖，准备在大地上挥
毫，记录大地酝酿已久的深情。 那双空荡了一
整个冬天的手，紧紧握住犁，沉重而充实的手
感让父亲的心踏实了不少。

随着风一声清亮的欢呼，等待已久的耕耘
终于化作一个个动词。 宣泄、跳跃，要把激动的
心情喷薄而出，像一阵浩荡的长风，要为整片
田地写下崭新的定义。 犁铧写下诗行，用铺陈、
起伏的排比尽情吟咏春天， 当波浪涌动时，一

声声惊叹便从大地上次第生长了出来。
牛打着响鼻， 对着远方的白鹭与燕子

一一问好。 父亲扬起鞭子，力量全留在了
半空， 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
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 不会说话的

它，便用一垄垄的土地交出了回答。 蹄子下，泥
土向后跃动，又被父亲踩碎，像踩碎过去一年
的苦涩与辛劳， 让土地更适宜新的故事生长，
一年比一年丰茂。

休息时， 父亲也要让双脚和田野靠在一
起。 坐在云的下面，坐在田野的边缘，他的目光
漫过每一颗幼苗，越过村庄的篱笆，沿着炊烟
一路飘向天空， 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
雨，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缕缕阳光。 那一刻，
无数农谚从他的旱烟里冒出，他的身影渐渐有
了气象学家的轮廓。

“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父亲
不会背唐诗，但却始终记得关于雨的诗句。 春
雨如约而至时，他点一支烟，坐在窗边，静静倾
听天上惠泽的呢喃絮语。

或许相比我， 父亲更懂得春天的浪漫吧。
远远地，在他渐渐弯曲的腰背上，我看见了春
天最生机勃勃的注脚。

每到春天，我总会想起春耕的情景。 原来，
时间也像一头老牛，早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
深的印记。 在一些风雨温柔的梦里，依旧能够
听见犁与土壤的对话。 我也渐渐意识到，春耕
已不仅仅是一项农事，而是一枚沉甸甸的文化
符号，一种生存美学的象征，一种希望与喜悦
在季节中的隐喻。 那一幅田园风光，在每一年
春回大地时，都酝酿着勃发的灵感，等待着一
颗热爱生活的心，前去唤醒和耕耘。

(作者供职于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胡晓言

春日的田野，金黄色的油菜花竞相怒放，田野
里地势低洼的地方，农机手操纵着农机不停歇奔
跑着，搅动起一簇簇的水花，一幅江南水乡春耕
图瞬间跃然眼前。

春耕生产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积肥、犁田、浸

种、育秧……环环相扣，所以还有备耕之说。当春风
唤醒沉睡一冬的土地，过不了正月初十，村里的男
男女女便扛起扁担、挑起粪筐，清理猪栏牛圈里堆
积如山的农家肥，由此拉开春耕前的备耕序幕。

那时候，种田很少用化肥，全靠长年累月喂猪
养牛积攒起成堆的农家肥。备耕时，青壮年劳动力
挨家挨户清空猪栏牛圈， 一担一担将肥料送往田
间地头。 整个正月，乡民们肩挑百余斤的担子，早
出晚归， 穿梭于村庄与田间。 大家的备耕热情高
涨，遇有暖阳天，干脆脱了外套，卷起裤管，甩开
膀子干，等到红花草花开满田，便将农家肥均匀
撒散开去，等待开犁翻耕。

到了惊蛰，村里安排人将选好的稻种晒上一天，

装入大木桶，接着倒上按比例配好的石灰水，杀菌消
毒后，再浸泡一天，让种子喝足水，装回垫上草垫
的木桶，盖上破旧棉被保暖保湿，静等种子萌芽。

没过几天，嫩芽破壳，伸展出洁白的根须，接着
长出粗壮的芽苗。此时，天气渐暖，木桶中间位置的
种子往往最先发芽，也容易因聚集的温度过高，烧
坏根须和嫩芽。为保证出芽率，需每日早晚各轻翻
一次，一个多星期后，便可播撒进平整好的秧田。

农时不等人，还未进入仲春，赤脚下田的农民，
忍受着寒冷， 精心侍弄出一块块平如镜面的苗床，
让稚嫩的芽苗在新的环境里安稳扎根。

春日的绵绵细雨，时常裹挟着雷电和冰雹，总
想变着法儿破坏农民们播下的希望。 好在长期劳
作，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芽苗播进秧田后，
白天管理相对容易，到了夜晚，他们竖起耳朵，静
听天气变化，稍有风吹草动，立马披衣下床，打着
手电筒赶到田边， 尽快给秧田放进足够深的水，以
抵御极端天气带来的侵害。 坏天气过后，他们又将

秧田里的水放个干净，让秧苗充分享受雨露滋养。
次日清晨，一批庄稼的“好把式”牵来耕牛，拖

上锃亮的犁铧，犁开芬芳的泥土。 犁头下不时翻出
的泥鳅、黄鳝，惹得孩童追逐其间。

秧苗一天天长高，远远望去，大地如同盖上了绿
毯。 秧苗满月在即，东方刚刚放亮，乡民们早早来到
秧田，拔起一把把秧苗，洗净、绑扎整齐，移栽到大
田。日复一日，拔秧插秧，待到育好的秧苗全部移栽
下田，一年的春耕才宣告结束。

集体耕种时，大家一起播种，一起收割；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勤劳的庄户人家在春耕备耕
的节骨眼上，舍得倾注汗水，待秋收的季节，土地
便会毫无保留地回馈给他们丰硕果实。后来，尊重
农民自愿，土地又流转给了种粮大户，春耕生产由
农耕型向机械化转变， 备耕也由偏重经验向科学
技术耕种蝶变，中间环节大为缩减，农民们省却了
祖祖辈辈、年复一年的备耕辛劳。

（作者供职于国网安庆供电公司）

水水乡乡春春耕耕

的的惦惦念念


